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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芷馨呆呆的坐在椅子上，看著俊明寄來的喜帖。



一個交往了十多年的對象，結果新娘不是她。



更難以接受的是，那個新娘小翠也是她最好的閨密。



兩個最親近的人同時背叛，讓她難以釋懷。



每晚每晚，她的夢中，都是那一對璧人在床上歡好，然後自己想要阻止卻無能為力。



她與他們似乎有著透明的高牆阻擋，自己不再是必要的，反而是他們兩人世界的累贅。



從高中就認識他們兩人，十二年的友情與愛情同時結束。



讓今天28歲的她，感覺好累好累。



雖然他們依然把自己當成好友，但自己已經不想再去面對他們了。



今天的自己在事業上略有成就，小翠如今還是自己的員工。



但年紀輕輕在商場打滾、挫折、失敗、重新振作、崛起。



這個強勢又優秀的女性似乎讓俊明膽怯了，自己只是普通人，無法高攀如今受人矚目的新興商界女強人。



所以他最終還是選擇了楚楚可憐又充滿依賴性的小翠。



可是那麼多年來，他難道沒發現自己在愛情上，其實也是個想要依賴別人小女人？



對競爭對手橫眉冷對或虛與委蛇，回家後還是希望有個信賴和深愛自己的男人依靠。



現在那個男人沒了，他曾經懇求過，甚至願意來用三人行來綁住他。



可是俊明卻出乎意料的正人君子，悍然拒絕了自己與小翠共事一夫的要求。



要知道，雖然是多年朋友和同學，老闆與員工共同分享男人這回事依然是屈辱性的。



只是現在芷馨發現他連這種屈辱都不給自己了，簡而言之，他們的世界不需要一個強勢，冷酷，精明但脆弱的女人。



分手至今已經一年，芷馨曾瘋狂投入於工作，也曾經放縱過自己。



現在自己身邊的男人都是貪圖他的外貌與財富的小人，他寧可與女人玩樂也不願意那些禽獸碰自己一下。



但是都失敗了，自己忘不了他，更無法釋懷。



芷馨潛意識認為俊明跑掉是自己的錯，自己是個受人憎恨與厭惡的小人。



他曾用自殘來舒緩壓力，但是他這種身分不適合在身體留下明顯的傷痕。



芷馨愛上了窒息，他曾在每個地方嘗試著上吊。



這樣就會讓他感覺到自己是個被問吊的罪婦，或者是俊明在跟自己歡愛時被掐住脖子。



他想用死來解脫，更想用死來贖他心中的罪。



她當時的重新崛起，曾經報復當初打壓他們的對手，逼得那一家四口最後全部上吊自殺。



似乎也是在那時開始，俊明就與自己拉開了距離。



沒錯，我有罪，我該死，這一切是報應，現在報應來了。



芷馨在被吊住的時候總是這麼想著。



李芙，是芷馨的私人秘書，也同時是自己想玩窒息遊戲時的觀察者及協助者，也是自己發洩慾望時的一個對象。



她把長長的秀髮盤在一起，穿著合身的藏青色商業套裝，腳穿黑色絲襪與高跟鞋。



精明與幹練完全展後在這個女人的身上，腦袋彷彿電腦一般記住所有重要事項且從未遺漏。



芷馨在創業的路上，她幫了自己頗多，也是自己最為信任的好友。



所以當自己第一次把自己脖子上的紫色絲巾遞給她，並說：「勒住我的脖子，直到勒昏我。」



的時候，李芙也只是呆了一下，隨即執行了命令。



而李芙高超的手力，成功把芷馨勒的芳心與嬌軀亂顫，而不至於在修長的玉頸上留下難看的痕跡。



如果有李芙在，沒了我這家公司應該也能夠維持。



芷馨回過神來，一種長久醞釀的念頭浮上心中，自縊。



她提筆寫下遺書，打算把社長之位送給俊明當賀禮，持有的股份就給父母，然後把名下幾筆豪宅與八位數存款送給李芙，並希望李芙和父母能後支持俊明，支持公司。



一路走來，不過是運氣和貴人協助，自己的存在其實毫無意義。



假面具下的林芷馨，不過是個自甘做妾也沒人要的女人。



自己死後請馬照跑、舞照跳、歌照唱。



不要浪費虛偽的眼淚了。



句句充滿著絕望與厭世的心情。



當天晚上，芷馨回到家，好好的洗了澡，並擦拭乾淨。



看著全身鏡下的自己，別人看了絕對把持不住的好身材及高檔美容院保養出的無暇臉蛋，現在卻覺得醜陋到羞於直視。



俊明一定是看到我心中那變態又冷酷的自己才會討厭到不想待在我身邊，還是趕快了斷自己吧。



一條長圍巾，紅色的，像鮮血一樣。



她還記得這是在大學時俊明買給她的情人節禮物，本來是表露自己對芷馨的心意如此圍巾一般赤紅，現在她卻覺得這是在諷刺自己嗜血，就像她逼死一家人一樣。



又多了一個讓自己上路的理由，芷馨反而露出解脫的笑容。



找不到可以吊死自己的地方很鱉屈，太多了更鱉屈。



浴室簾浴杆、衣櫃、門把手、吊燈、樓梯欄杆、窗簾軌道。



人生最後一次的窒息遊戲要讓自己掛在那裡呢？這真是一個問題。



想了想，就把圍巾掛在吊燈上榜成了繩套，之後拿了小板凳打算站上去時。



「叮咚叮咚！」門鈴響了，芷馨皺了眉頭，本來不想理會。



但是看一下訪客，發現是小翠，愣了一下後笑了，死前能夠跟情敵兼閨密共處，也是不錯的結局。



就開了門。



「老闆……不，芷馨姊。您應該看到我們寄出的喜帖了吧，我是特地來送喜餅給您的。」小翠拿著一盒禮品，滿臉笑容的站在門口。



「謝謝你，小翠妹妹，你總是這麼有心。」芷馨回答得得體卻又心不在焉，這是打滾多年練就出來的嘴上功夫。



「其實……我有點事情，可以跟您談一下嗎？」小翠有點戰戰兢兢地問道。



她看到我穿著紅色長裙睡衣，大概以為我要睡覺了，其實也沒錯，只是長眠不起而已。



「沒關係，小偷貓拿死老鼠來炫耀這檔子事，我永遠有時間看。」這女人心中突然冒出了一個惡作劇念頭，一臉笑容的「請他進來」。



「呃……芷馨姊，你沒事嗎？」小翠感覺到她的語言和表情透露出危險，有點退後。



「沒事的，我又不會吃人。」芷馨滿臉笑意千住她的手進門，一邊用手機傳訊息給李芙。



「芷馨姊，其實我跟俊明討論了很久，我其實想……芷馨姊，那是什麼，你想幹嘛？」小翠看見了那條掛在吊燈上的圍巾以及下面的小椅子，大驚失色。



芷馨急忙鎖起大門，用她能想像最陰森的語氣說：「我想怎樣？讓你知道小偷貓故事的結局。」



說完就撲過去，將她推倒，禮盒摔在地下。



雙手緊緊扼住小翠的頸動脈，小翠身子比芷馨瘦弱掙扎不開，二十多秒後就兩眼翻白、的昏了過去。



當小翠一絲不掛的醒來後，她看見芷馨和李芙兩人，他們穿著一黑一紅的SM服裝。



衣服的設計讓雙乳露出，超短皮褲配上網襪與厚前底細高跟鞋。



非常的色情，配上後方依舊掛在吊燈上的紅色繩套，則增添了危險。



「芙姊，搶別人男人的小偷貓該怎麼處置呢？」芷馨舔著嘴唇，用誘惑的口氣問道



「環首死刑，即刻執行！」李芙如法官一般冷聲作出判決，當老闆傳訊息說要給那個以下犯上搶走老闆男人的小翠死亡教訓時，就立刻奔往她家，期間甚至連如何處理屍體都考慮好了。



她很高興老闆終於做出正確決定，甚至考慮把那個負心漢一起殺了之後灌進水泥沉大海。



「不、不！芷馨姊您聽我說，您聽我說，不要殺我！」小翠大叫，但豪宅只有他們三人，而且隔音好鄰居根本聽不見。



李芙沒聽見似的則把被綁住手腳的她強拉起來，拖往處決地。



「芷馨姊……嗚，您聽我說，拜託你！」



當繩套套住小翠的脖子時，小翠崩潰的大哭，芷馨只是冷冷地說：「你想說遺言，還有一分鐘不到的時間，再哭就沒機會了」



「嗚……芷新姊，我……我跟俊明決定了，你明明這麼愛他，而他卻因為害怕而躲避你。我想取消自己婚禮，讓芷馨姊當天成為真正的新娘，讓我……讓我……厄……」



小翠被吊住了，李芙並沒有踢倒椅子，而是小翠在恐懼下全身痙攣，雙腳發軟往下跪，勒住了自己氣管。



還因為恐懼把本應死時排出來的尿都尿出來了。



「哼，這小賤人還這麼急著死，倒也省事。」看著小翠頭部上仰，吐舌看著吊燈上吊。



尿水把雙腳和椅子淋的濕濕的，掙扎很小，小到連椅子也踢不掉。



小翠懦弱到連垂死掙扎都不會，雙手下垂不動，彷彿引頸就戮一般。



但芷馨卻立刻衝過去，在李芙瞠目結舌之下，把小翠解下來。



他本來就沒有想真的殺掉小翠的意思，聽到那句講到一半的話就更心驚。



「咳咳，芷馨姊，本來……我想當……您允許下的情婦，如果……你真的這麼恨我，就殺了我，放過俊明。」



芷馨呆住，原來，原來這個小妮子的心思跟我一樣。



都是寧可委屈自己也要保全愛人的癡情女子，感到相當高興─俊明沒看錯人，也感到罪惡─自己竟然開這種玩笑來傷害她，自己更不應該活下去了。



「別害怕了，小翠妹妹，俊明是你的，永遠是你的。我只是開你一個玩笑，就當作姊姊死前的任性吧。」芷馨一笑，舉手阻止衝過來的李芙。



「對不起了芙姊，請你原諒我這一生最後的任性，我從來沒想殺人，我想殺的只有我自己。」說完就踏上椅子，將繩套套上，就將椅子大力踢開。



圍巾勒住了自己脖子，由於高跟鞋底很厚，其實雙腳前端還是能些微碰到地面。



但芷馨不願意把體重放在腳上，所以芷馨的身體隨著剛剛踢開椅子的反作用力擺盪，高跟鞋前端在地上發出摩擦的喀喀聲。



「Grrr」芷馨的窒息聲發了出來。



小翠大喊：「不要！」



卻全身乏力站不起來。



李芙淚流不止，卻不阻止自己老闆的自殺。



她知道自己無論如何也進不了她的心，雖然她願意為了老闆做任何事，包括殺人在內。



芷馨此時臉色如常，但是牙關以及眼睛都緊閉，因為腳未完全離地，在身體本能下撐住了她的部分體重，氣管未完全卡死。



但這只是延長她的痛苦而已。



「誰……誰來幫我一把。」芷馨雙手揮舞，但是一旁的兩人卻未有動靜，感到又氣又急。



「芷馨姊，求你不要。」小翠掙扎站起往芷馨走去，卻踩到自己尿而跌了一跤。



小翠想維持平衡，結果雙手拉住了芷馨的衣服腰際往下沉去。



一瞬間芷馨的雙眼瞪得大大的，舌頭也幾乎被勒了出來。



「謝謝你，小翠妹妹。」芷馨以為是小翠故意要終結自己的痛苦，還在心中感謝她。



雖然臉孔變的很恐怖，但她心裡卻很高興。



突然，芷馨也尿了，淅瀝瀝的淋在地上，也淋在小翠身上，小翠現在全身都是尿水，上半身芷馨，下半身自己的。



芷馨滿足的斷了氣，脖子受到剛剛的衝擊有些扭曲。



舌頭完美的被絞了出來，網襪乃至腳尖貼地的高跟鞋都濕漉漉的。



李芙流著眼淚的看完芷馨的死後，突然拿出電話，用平常冷硬的語氣說：「警察嗎，這裡是XX區XX路XX號，這裡有兩個上吊的女人，請你們快點過來。」



「兩個？」一時無法接受自己老闆兼朋友死在自己面前，一身騷臭味的小翠回過了頭。



「沒錯，老闆死了，我也沒有活下去的慾望了，活著無法得到她的心，起碼要死在一起。」她說完後就拿出皮鞭，那是他們過去歡好時用的情趣用品。



尾端往自己脖子繞了幾圈後，另一端就繞在位於芷馨SM服腰部的金屬環上。



「我只恨，沒辦法親手解決掉你們這一對狗男女，讓你們跟我去地下伺候老闆！」李芙兩手抱著芷馨的腰，臉貼住濕漉漉的下半身，跪下去前說的最後一句話。



充滿了對芷馨的不捨以及對兩人玩弄老闆感情的憎恨，她認為就算老闆願意共事一夫，也是污辱她，明明是個癩蛤蟆，憑什麼有資格與天鵝平起平坐？



李芙往下跪去，就像是侍女跪拜女王一樣。



皮鞭深入了脖子肌肉，臉貼在芷馨腿上的她什麼也看不見，也不想看。



李芙除了小腿偶爾碰碰碰的敲擊地面，非常安靜，她至死也沒有放開抱住芷馨的雙手。



臉色赤紅，上半身立的直挺挺的。



跪在那一攤由小翠以及芷馨匯聚尿液而成的水窪中。



當然現在還要加上自己正在流出來的。



小翠穿上衣服後踉踉蹌蹌的離開了房子，誰也不知道她現下心中是想要去哪。



去找俊明哭訴，然後裝做什麼事都沒有的結婚，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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